
法國世界盃（二）

為何要回到從前？
對許多香港人來
說，過去四個月

多，正如前特首梁振英所說「香港經
歷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破壞」。諷
刺的是，這種赤裸裸的破壞，就在你
我面前，而且整個破壞計劃事先張
揚，給市民造成極大不便，我們居然
只能痛在心頭，非常無力感。
在「香港再也回不到從前」的一片
哀嘆中，有人選擇了逃避或移民，但
更多人不捨得離棄，畢竟這裡是我們
的家，有我們的足跡、歷史和回憶，
尤其是情感。
或許我們應該學會「逆向思考」，
把壞事當好來看。「從前的香港」是
怎麼樣的？是否真的那麼好呢？今天
的香港也是否那麼好呢？而未來的香
港會怎樣呢？
懷舊是人的天性，通常人在孤單失
意時、在生病受傷時，會不自覺地憶
起從前的種種，曾經遇見的人，緬懷
「昔日好時光」成為心靈的慰藉。在
這樣的情緒支配下，往往會美化了
「從前」。
在過去十年的媒體，尤其是影視作
品上，常常見到諸如「核心價值」或
「普世價值」（實為西方價值）之類的
詞句，如何「保住核心價值」或「守住
香港」等等，也成為一些保守人士的廉
價口頭襌，真相可能是，這些人不思

進取，不敢面對新的世界潮流。
經此一役，香港的確不再是「從前

的香港」，「五十年不變」也非教
條，那只是一個大致上的承諾和安
撫。因為世界天天在變，變是成長，
也是挑戰，更是進取，不變才可怕，
不變只會退，因為世界在變。這次由
「反修例」示威演變成暴動，可能正
是當中的一些「不變」頑疾隱藏多年
後的總爆發，令深層次結構矛盾浮上
水面。
有些成年人或許是政治幼稚，或許

是情感牽絆，或許是利益驅使，他們
顯然錯誤地理解或有意歪曲「一國兩
制」和「五十年不變」，把「兩制」
視作跟內地隔絕的法律屏障，把「不
變」作為維護既得利益的手段。在這
樣的思維下，灌輸給心智不成熟的青
少年腦中，沒有經歷過殖民地生活的
年輕人居然「戀殖」起來。
是的，「香港再也回不到從前」，

本來就不應該回到從前；從前是歷
史，歷史只供借鑑，不能比附，因為
客觀事實已不同。歷史的車輪在行駛
過程，會遇到障礙，也會偶有後退，
但總體是滚滚向前的，而人類社會也
是不斷改善和進步中。
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也終將是香港

的命途。黎明前的黑暗，是香港此刻的
寫照。黎明之後，就是陽光普照。

4年一屆的世界
盃，要進行為期一
個月的賽事才能決

定出王者，而該屆法國世界盃，隊伍
由24隊增加到32隊，比賽場數則加
多了 12場至 64場，工作量雖然多
了，但過程並不算太辛苦，相比奧運
的工作量真是天淵之別，畢竟是足球
一個項目，與奧運28個大項目的分
別；加上我是一個超級足球迷，有幸
64場也可以觀看得到，對我來講，是
寓工作於娛樂，簡直是人生樂事。
話分兩頭，雖然是樂事，但工作上
的壓力也是有的：在香港工作，始終
有公司在旁做後勤，即使不幸發生事
故也能馬上有支持、有後備方案；但
當出外工作時，無論在器材、人手、
當地環境、衛星傳送，總是會有地方
不足，而在外地是不能解決得到的，
這種種情況也會影響到我們去完成製
作節目；當稍有差池，電視觀眾就收
看不到，節目就會以失敗告終。
在歐洲，足球球迷比較瘋狂，有些

人稱呼他們為「足球流氓」。有一次
同事在球賽散場後，正拍攝兩方球迷
的情況，怎料雙方竟對打起來，變成
了騷動，法國警察出動催淚彈驅散，
場面是比較混亂，但當時拍攝的同事
面對這樣的場面竟也沒有驚慌，還覺
得可以拍攝到這樣非一般的情景是十
分難得，必須盡力把握捕捉鏡
頭。雖在工作上而言確實是個難
得的經驗，但我也對他們說︰
「是難得，但自身安全至為重要
呀。」不過其實我也明白，想當
年我作為記者時，也常「期待」
能遇到特別事件發生，而我在旁
可以馬上進行拍攝及報道，畢竟
記者都是這樣豐富自己採訪經驗
的。

無論做世界盃或者奧運，在過程
中，我都很少到現場觀看賽事，因每
一次都是要待在國際廣播中心，對着
眼前無數的電視屏幕畫面工作，處理
突發事情。至於法國那屆的世界盃就
無驚無險順利完成轉播了62場，到第
63場季軍之戰荷蘭對克羅地亞時，我
就決定入現場好好觀賞；我先在國際
廣播中心安排好一切，在開波後5分
鐘，才請司機送我和李克勤去球場。
作為球迷，真的覺得在現場睇波的氣
氛完全不一樣，興奮得多了；結果是
克羅地亞2比1贏荷蘭得到季軍，當我
抱着興奮的心情回到國際廣播中心，
同事卻告訴我，剛才季軍之戰是現場
評述，阿叔林尚義及蔡育瑜之講波聲
音，不知道什麼原因，竟傳不到回香
港，只能單靠香港兩位評述員鍾志光
及曾偉忠評述，雖問題不大，只是沒
有法國現場評述員的聲音，亦欠缺了
兩地評述員的交流。
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有趣：當我在國

際廣播中心看足62場，也沒有什麼特
別問題發生，而當時我離開去看那一
場賽事，就發生了放送問題，真是人
算不如天算！
法國世界盃決賽在1998年7月12日
舉行，到決賽時，曾志偉、李克勤、
陳百祥、黎明等「大軍」殺到助陣，
就留待下回再講。

看到香港女歌手
莫文蔚（Karen）最
近在海拔三千多米

高的「世界屋脊」西藏拉薩體育中
心舉行了她的「絕色．莫文蔚世界
巡迴演唱會」，成為首位在世界最
高海拔做個人大型演唱會的歌手，
真是為她過人的膽識鼓掌。雖然不
是親身在現場，亦知道最為人津津
樂道的是Karen拉薩演唱會不論是服
裝設計，造型也花了不少心思，歌
曲的次序編排更呼應着舞台上的佈
景，如Karen唱到某些歌曲時，觀眾
在表演中不單止看到中國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熱巴舞」，無縫
地融合了民族、古典和現代的舞
蹈，互相輝映。
朋友是參與Karen在拉薩的演唱會

的工作人員，她透露，Karen的世界
巡迴演唱其中的目標是要走遍中國
大江南北，每省每縣去演唱，這是
每位歌手的渴望，所以一直以來，
Karen製作器材的團隊分為兩組，一
組是負責海外的演出應用；另一組
是在中國內地，香港團隊和內地團
隊多年來合作無間，彼此工作上已
頗有默契，互相取長補短，這是合
作精神的最佳氛圍。在籌備的過程
中的確是得到當地政府及文化局、
公安局的種種支持，這些支持除了

需要申請和批文等手續外，他們給
予製作團隊更多「人性化」的支
持，亦坦言西藏對流行音樂文化採
開放態度，讓更多歌手來到拉薩，
豐富拉薩的流行音樂文化。
平常人對去西藏旅遊最擔心的是

有高原反應，今次製作團隊對於到
西藏都作好了預防「高山症」反應
的準備。大家事前視乎自己的體質
多了進食紅景天，和鍛煉體魄，務
求以最佳身體狀況去拉薩。亦有個
別人士有高原反應，但拉薩政府各
單位和內地團隊有充分準備及安
排，「感不適」的工作人員很快就
「平安度過」。
Karen對於飲食特別小心，會自備

飯煲、乾糧隨身，製作單位亦備有
營養豐富的飯菜，但她的飲食都以
清淡為主，如影響喉嚨聲線，甚至
可能會被「滅聲」的味精和麻油，
她是滴口不沾。Karen多年前已到過
拉薩拍攝電影和個人寫真集，不擔
心高原反應，反而深知拉薩每日的
氣候溫差很大，要做很多禦寒措
施。所以團隊所見到Karen的「另
類」高山症反應，就是她表現得好
High，蹦蹦跳，精神飽滿。
由於Karen的演唱會每每都能給予

觀眾驚喜，都說期待「絕色．莫文
蔚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的一站！

香港的暴力無日無之，「東方之珠」都變成
「妖獸都市」了，對香港真有愛護之情的市
民，都有相當的無力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應該做些什麼？比較冷靜的朋友說︰「都留在家裡，不要為警
方添煩添亂。」
今天年輕暴徒已成魔，心狠手辣，以破壞為樂，未來五十年

將為禍整個社會，香港再不是我們所熟悉和熱愛的家園了。在
「妖獸都市」裡生存，已是我們必然面對的命運，需要勇氣和
智慧。
破壞不是我們可以控制，但為香港做好事，每人都可以。港鐵

員工不停修復大量被破壞的設施，保證乘客的安全，保證社會的
正常運作，實是可敬的人！有些年輕人、老人家自發清理被破壞
了的公眾地方，為蒙污了的「東方之珠」默默舔傷，他們都是可
愛的人！向他們學習，我們都要做好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
事，「東方之珠」即使暫時黯然，也要讓她保持絲絲光芒。
這天在黃竹坑乘搭的士，丈夫上車摸到一部手機，估計是我

們之前的乘客所遺下的電話。沒有即時交給司機，因為我們不
肯定司機能否送還失主，於是把手機帶了下車，電話有密碼
鎖，無法聯絡失主的朋友，只能靜候失主來電。焦急的聲音操
普通話，失主原來是一位來香港開會的上海朋友，就住在海洋
公園旁的酒店，和我們上車的地方不遠。
開會前失電話，還在陌生的地方，什麼資料都斷線了，可想
而知，是多麼焦慮和徬徨的事，我們都想像得到。這位來自上
海朋友，和我們接上頭後，可謂喜出望外，如釋重負，他來到
我們的住處接回電話，不停的表示感謝，想不到在香港，短短
時間內便可失而復得。
此時此刻，如果能讓外地人感受到香港人的質素，讓正氣發

揚，香港聲譽有所提升，我們都不要吝嗇做好事，你破壞、我
建設，再破壞，再建設，為香港、為自己，出一分力，總會有
明天。

都來做好事

一向風趣的三
叔，每次大夥兒行

山，總愛哼起黃家駒那句「我這一生
不羈放縱愛自由」，山友想起他說過
自己從未進身任何機構工作過，不期
然羨慕他：「你這個自僱人士，從未
嚐過打工滋味，可真一生自由啊！」
他果然得意回應：「總算上天成全
我的心願了。小時候母親問我，長大
後喜歡做老闆還是打工，我說都不願
意，她就鎖起眉頭。其實我自己也有
點着慌，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事，想
到人長大後要出來社會工作，小小年
紀已心裡徬徨了。」
三叔說幸好他十五歲時憑自己的聰
明，設計了一種手藝，一直靠這種手
藝成了自僱人士養活自己，幾十年來
用不着朝九晚五上班，每天輕輕鬆鬆
完成足以溫飽的工作
量，就自由自在過日
子。
連睡眠時間，一日
三餐都靈活到任自己
支配，不必像上班族
那樣周日才可以睡到
日上三竿，興之所至
時，也不必等公眾假
期才可以到外地旅

遊。
可是自由慣了，不受束縛，漸漸連

少量社交活動都開始感到煩惱，跟朋
友見面，一旦遷就對方的日期和時
間，緊張到不知如何安排，一向不修
邊幅的他，本來隨便到衣冠不整都可
以出門，可是一旦碰到人家結婚大壽
的宴會，想起出席前要梳洗一番，還
要穿得體面，別說平日連西裝都沒
有，就算臨時添置一套，做慣「無領
階級」，打起領帶都渾身不舒服，不
如寫字樓的白領族，就憑上班那套
「老西」瀟灑赴宴，這時反而比他來
得「自由」。
三叔坦言因為自由慣了才獨身，連

結婚都有恐懼感，男女婚後視對方為
自己的另一半多可怕，那就是說結了
婚就像連體人一樣過着半個人的生活

了，同伴出遊，這一半
想向東，另一半想向
西，有什麼自由可言！
不過最後他還是終於

醒悟到：「人總得受點
束縛，才會感到自由的
可貴，正如旅行歸來之
後，解下一身累贅衣
物，才領略到真正自由
的滋味！」

三叔一生愛自由

我向來是個涼薄的人，不
擅與人交往，亦不願與人交

往，平日裡與家人、朋友都保持着一定的距
離。尤其是近些年，幾乎斷絕了八成以上的社
交，只呆在山腳的小屋裡，安心地寫自己的
字。就連寫字，亦只是自顧自地寫，不管他人
喜歡與否。
前不久我與師父合作拍攝了一部院線電影

《愛不可及》，因之又重新走進了人群，重新
開始了社交。我們的電影參加了美國休斯敦第
五十一屆國際電影節，因此到了休斯敦，意外
地在電影節上獲了獎，此行順理成章地認識了
當地的不少華人。Jamie便是其中之一。
說來慚愧，由於在休斯敦的行程緊湊，以及

交流的華人同胞眾多，我對Jamie並無深刻的
印象，亦未交換聯繫方式，直至回國之後，Ja-
mie在網上搜索到我的微博，在微博私信留言
給我，我們相互交換了微信，才通過朋友圈漸
漸熟悉起來。我才得知Jamie是一個年輕美麗
的女孩，和我一樣喜歡植物，喜歡侍弄各種花
花草草，她也和我一樣地收養了幾隻流浪狗，

對牠們溫柔以待。她亦喜歡讀我的文字，對我
在香港《文匯報》的專欄幾乎是每期必看，偶
爾地給予中肯的點評。到了今年五月，我把那
些專欄文章結集成兩本小書出版，Jamie知道
了，立刻詢問書的購買渠道。後來，連我也不
知道她是怎樣輾轉地通過朋友的幫忙，把我的
兩本書都買到了，很開心地發信息告訴我它們
「飛了半個地球，終於到了」。看到她極禮貌
地徵得我的同意之後在朋友圈晒出我的新書的
圖片，以及她特意標出了自己喜歡的一些書中內
容的截圖，我心裡充滿了感動和感激，總算深
刻地體會到了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之感。
記得有一年我和女兒到日本旅遊，回來時途

經香港，從機場坐出租車到上水，一路和司機
大佬閒聊，司機大佬本不健談，見我和女兒講
粵語，卻很是高興，「傾偈」時便停不下來，
又多了幾分親切。言談中說到「鄉音」，我便
提起我在專欄中寫過的一篇講故鄉方言的《語
言是精神的故鄉》，豈知司機大佬正是《文匯
報》的熱心讀者，恰恰又讀過我的那篇文章，
便「傾」得愈發熱烈起來，待我們到了目的

地，連車費也不想收了。然而司機大佬對我的
文章的認可已是對一個寫作者最高的讚賞了，
最終我和女兒還是「強硬」地付了車費，收穫
了滿心得遇知音的歡喜。
我的文友小艾和她的愛人都是職業寫作者，因

相同的愛好走到了一起，他們的寫作方向不同，
小艾多是寫散文和小說，她的愛人多是寫評論和
學術文章。不同的寫作方向並沒有妨礙他們彼此
對寫作的交流和互補，兩人在一起的時日久了，
對彼此的寫作方式和風格也相當的熟悉了，偶爾
遇上對方接到約稿寫不過來，他們亦會悄悄地替
對方寫稿。有的文章寫完，時間長了，連小艾和
她的愛人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誰寫的了。和朋友
們聊到此事，有朋友便打趣，別的夫妻是在一起
久了，面目相似，長成了「夫妻相」，而小艾和
她的愛人卻是更高一籌，在精神上相知相融，連
文字都有了「夫妻相」。
我想，文字上的「夫妻相」應當會比面目上
的「夫妻相」來得更為長久，就像伯牙雖為子
期摔掉了他的琴，卻不會妨礙《高山流水》永
遠的流傳。

文字的夫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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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央電視台
等多家媒體報道了一則
新聞：在牡丹江至北京
的298次列車上，兩名
陌生男子閒聊時，為誰

更了解東北大米一事展開了爭論。兩人先
是爭得面紅耳赤，唾沫橫飛；繼而拳腳相
加，大打出手，在狹窄的車廂裡演出了一
場「全武行」。結果在眾目睽睽下，先動
手者被行政拘留，兩人的醜行也在億萬觀
眾、讀者面前曝光，成了不守道德、破壞
公共秩序的「反面教員」……
像以上這樣為了一點小事就爭吵不休以

至大打出手的，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爭
鬥的結果，常常是事與願違，兩敗俱傷。
更有甚者，因爭結冤，反目成仇，以至釀
成大禍，鬧出人命……無數血的教訓告訴
我們，不做無謂之爭，多些包容謙讓，既
能避免不必要的傷害，也有助於安定團
結，是明智的處世之道。
不做無謂之爭，除了不為一些無意義的

小事爭論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
跟那些素質低、品質差的「垃圾人」爭
論。這樣的人既愚昧無知，又蠻不講理，
膽大妄為，跟他們爭論，很容易惹禍上
身。某地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對情侶
在一家餐館吃飯，隔桌一幫流氣青年向着
漂亮女郎吹口哨。女郎被激怒，男友卻拉
着她說：「反正吃完了，咱走吧。」女郎
不滿說：「你怎麼這麼慫啊！你還是不是
男人？」男友說︰「犯不上跟這些人較
勁。」女郎急了，罵完男友又過去跟幾個
流氓爭論。結果那幾個流氓圍上來就打，
男友被捅了三刀，急送醫院搶救無效死
去。臨死前他問了女友一句話：「我現在
算男人了吧？」一句痛心的話，道出了跟
「垃圾人」爭論的慘痛教訓。
不做無謂之爭，也不要為那些毫無結果

的事爭論不休。世上很多事情，用常人的思
維是說不清道不明的。非要去爭個水落石
出，只能空耗時間精力，徒勞無益。《莊子
．秋水》篇中講了這樣一件事：「莊子與惠
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鰷魚出游從
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
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接下去，惠子還可以再問：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魚之樂？」這
樣你來我往，不斷地爭下去，一萬年也爭不
出個結果來。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糾纏其
中，就難以自拔。
不做無謂之爭，也不要跟那些堅持錯

誤、不明事理的人爭。有些人，長着一個
花崗岩腦袋，明明錯了，也不肯認錯。跟
這樣的人爭論不休，討要「公道」，不但
枉費心機，還顯得自己沒有水平。有這樣
一個故事：孔子周遊列國時，有一天遇見
兩個獵人正在那裡爭吵。孔子問他們爭吵
什麼，原來是為了一道算術題。矮個子說
三八二十四，高個子堅持說三八二十三。
兩人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幾乎動手打起
來。最後，兩人請孔子來裁定，而且承諾
誰的答案正確，對方就將一天的獵物交給
他。孔子聽了略加思索，便讓矮個子將獵
物交給高個子。高個子高興地拿走了獵
物，卻引起了矮個子的極度不滿。他氣憤
地說：「三八等於二十四，這是連小孩子
都懂的道理，你是聖人，卻認為三八等於
二十三，看樣子你也是徒有虛名啊！」孔
子聽了卻笑着說：「你說的沒錯，三八等
於二十四，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你堅持
真理就行了，幹嘛還要跟一個堅持錯誤的
人爭論？明知這樣的人不值得爭論，你卻
跟他爭個沒完，這只能證明你很不明智，
我不罰你罰誰？」矮個獵人聽了，這才恍
然大悟……
不做無謂之爭，也包括一些真理之爭。

有些真理，不但不會愈辯愈明，反而愈辯
離真理愈遠，因而不爭才是上策。在這方
面，國學大師季羨林就有切身體會。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季羨

林對二十一世紀文化發展趨勢，作出兩點
預測：一）「東西方文化的發展規律是：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二十
一世紀東方文化將再領風騷。此說一出，
輿論大嘩，支持者有之，反對者更多。季
羨林鄭重聲明：他的上述看法，絕非一時
興起，心血來潮，也非出於狹隘的民族主
義心裡，圖一時痛快，而是「幾經考慮，
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於是，大家認
為一場論戰不可避免。然而季先生卻一不

商榷，二不反駁，而是高掛免戰牌，申明
「不爭論」。他說：「我是不相信『真理
愈辨（辯）愈明的』。中國春秋戰國時
期，百家爭鳴，辯論激烈，但是沒有哪一
家由於辯或辨失敗而放棄自己的主張。我
主張大家共同唱一齣《三岔口》，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最後觀眾自己來判斷是
非。」接着，他又進一步談了爭論的危
害：「要是輸了，當然你就輸了；如果贏
了，你還是輸了。為什麼？如果你的勝利
使對方的論點被攻擊得千瘡百孔，證明他
一無是處，那又怎麼樣？你會覺得洋洋自
得。但他呢？你會使他自慚，你傷了他的
自尊，他會怨恨你。」「如果……打筆墨
官司，則對方也必起而應戰。最初，雙方
或者還能克制自己，說話講禮貌，有分
寸。但是筆戰愈久，理性愈少，最後甚至
互相謾罵，人身攻擊。到了這個地步，誰
還能不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呢？這樣就離
真理愈來愈遠了。」
他最後總結說：「是否真理，要靠實

踐，兼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因此，與其把
精力消耗在無謂的爭論上，還不如抽出身
來，集中精力，在蒼茫的暮色中，抓緊趕自
己的路。（以上引文均出自卞毓方：《天意
從來高難問——晚年季羨林》一書）
當然，季先生所說的「不爭」，是有條

件、有範圍的，主要指學術界的「無謂的
爭論」，並非說一切問題都不能爭。對一
些大是大非問題，對關乎國家人民利益的
問題，該爭的，不但要積極去爭，而且要
一爭到底。相比較而言，另一位著名學者
楊絳的「不爭」，更為超脫，更為高潔。
這位終生與世無爭、安貧樂道的學者，一
直堅守這樣的信條：「我和誰都不爭，和
誰爭我都不屑……」因為不爭，她才能遠
離名韁利索，擺脫煩惱是非，有更多的時
間和精力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賜，體會藝術
的美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愛大自
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着生命之火
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這兩位
大學者儘管「不爭」的內容不盡相同，但
都從「不爭」中，獲得更多人生智慧和生
活樂趣。「不爭」讓他們精神更加富足，
也使他們的生命之花開得更加燦爛。

不做無謂之爭

■身無贅物的飛鳥才自由！
作者提供

■李克勤攝於巴黎王子公園運動場，
季軍戰荷蘭對克羅地亞。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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